
母校东北师大校园，有一“静湖”，

湖柳成行，柳枝纷披，因名“柳园”。岁

月更迭，湖柳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莘莘

学子，“柳园”也成了东北师大的象征。

“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

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

归？”这首隋人无名氏的《送别诗》，借

柳抒怀，道尽了游子离别家园之痛。

笔者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大，折柳静

湖，至今一别整四十年。母校的湖柳，

恩师的音容，同学的情谊，时时让我挂

牵。

成长在母校的光环下

“大学”之谓，《汉书·礼乐志》如是

说：“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

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可

见，大学乃教化国人“大务”之“庠

序”。就现代意义来讲，大学，即为国

家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清华大学前

校长梅贻琦把大学定位得更切入本

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而“师范”大学，则为

培养各类师资力量的高等院校，其性

质乃是最接近教育本质的大学。自梁

启超1896年提出“师范学校立，而群

学之基悉定”之灼见起，师范教育即被

视为华夏安邦定国之大业。

“烽烟滚滚，雪海茫茫，东北群英

融汇一堂；越过平原，跨过松江，智慧

的大队在战斗中成长。燃烧着青春的

火焰，沐浴着党的阳光；扬起科学的风

帆，泛游知识的海洋。前进，前进，向

着胜利，向着未来！前进，前进，向着

科学文化的高峰……”这首由公木作

词、吕远作曲的《东北师范大学校歌》，

形象地唱出了东北师范大学诞生、成

长的历程。

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东北大

学，诞生于1946年，它源于延安，诞

于本溪，战火中辗转于丹东、通化、

梅河口、吉林、长春、哈尔滨、佳木

斯，终于1949年定址长春。1950年

易名东北师范大学，1958 年更名为

吉林师范大学，1980 年复名东北师

范大学。它是我党在东北创建的第

一所综合性大学，也是东北地区唯

一一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78年

来，一代又一代东师人，不断弘扬

“强师报国，求实创造”的东师精神，

躬行“勤奋创新，为人师表”的校训，

在新中国为党育才、为国育人，做出

了突出贡献。

1980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

四年，我幸运地考取了东北师大中文

系。那时的东师校园，规整而素雅，

静穆而旷达。红楼栉比，小路深幽，

静湖荡波，柳绿花红，果然是读书人

的好去处。置身其中，在体验各种新

鲜感的同时，那无处不在的浓厚的求

知氛围，澎湃的青春气息，激荡的各

种思潮……形成了巨大的人文气场，

让人产生跃跃欲试的冲动。而在接

受入学教育时，听到在东师创建发展

史上闪烁着星光的人物：公木、张学

思、舒群、丁浩川、成仿吾、穆木天、萧

军、吴伯箫、吕骥、张庚……得知一批

学识渊博的大师级学者、教授：杨公

骥、孙常叙、蒋锡金、林志纯、傅桐生

……他们仍活跃在东师教研第一线，

让人涌起无限景仰之情。

时至今日，母校的一楼一舍，一草

一木，依然让我萦怀，而中文系则更是

让我留恋。那独处校园西南一隅的二

层半小灰楼，虽其貌不扬，“非谓有大

楼之谓”，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徜徉

在文学的海洋里，挥洒着青春的激

情。这里，曾经是文学园地《新绿》的

创建地，曾经是“北方六友诗社”诗人

们激扬文字的舞台。就是在这个神圣

的殿堂里，我们插上了知识的翅膀，怀

揣着从教报国之梦，让理想化作了宏

图。

沐浴在恩师的雨露中

1980年的东北师大中文系，师生

际会，青春焕发。蔚成大观的教师阵

容，使中文系享誉省内省外。

毕业四十年，忆起当年东师中文

系老师的讲课水平，用“泄天地之秘

笈，撷经史之菁华，语带烟霞，韵谐金

石。解颐语妙，常发斑管之花”来形

容，绝不溢美。

杨公骥、孙常叙、蒋锡金这些称

得上中文系的大先生，因其年事高、

带研忙，平时是难得听到他们所授之

课的。只记得大二时听了一次蒋锡

金教授讲的一堂关于鲁迅研究的大

课，惜因其浓厚的江苏宜兴口音或内

容的阳春白雪，让当时的晚生听来一

知半解，如坠雾中。但其文化的厚

实，泽被后学。

给我烙印最深的是徐有义老师，

文学概论的课经他一讲，深入浅出，

妙趣横生。他讲课基本不看教案，

一边踱步一边妙语连珠，口吐莲

花，很快进入无我之境。讲到诗人

郭小川，引诗信手拈来：“原无野老

泪，常有少年狂。一颗心似火，三寸

笔如枪……”再看台下，鸦雀无声。

讲写作课的李景隆老师，声音洪

亮，抑扬顿挫，讲到文章的体裁：“写景

地、抒情地、议论地……”拉着长声，娓

娓道来。而讲到文章写作的开头：“好

的文章开头，犹如春云初展，鲜花含

露，让人一见钟情……”那神情与教

态，令人陶醉。

傅庆昇老师，刚从外地调回师大

不久，单身，居教研室，平时一袭黑风

衣，深居简出，只是从他的住处，每能

听到他拉小提琴声。他对魏晋文学

的教研造诣极深，一堂陶渊明《闲情

赋》公开课，听者云集，让整个共二教

室水泄不通。“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

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

颓肩……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

扬……”一篇千余字文，他倒背如流，

其潇洒俊逸，自然获得满堂彩。

还有，青年教师李南冈，即后来为

《渴望》作词名满京华的易茗，当年作

为讲师给我们讲古典文学魏晋南北朝

唐诗宋词。当时他正与雷蕾热恋，小

乔初嫁，雄姿英发。

……

一帘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

天。在中文系这个文学殿堂里，在恩

师的教导下，我们不仅学到了楚之

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

之词、元之曲，还深入地接触到了鲁

郭茅巴老曹；不仅涉足逻辑学、训诂

学、美学，还知道了意识流、朦胧诗、

后现代主义；不仅熟悉了雪莱、普希

金、海明威、巴尔扎克，还遇见了萨

特、卡夫卡、索绪尔、川端康成。从

此，我们继承恩师们的衣钵，弘扬恩

师们的文脉，形成了东师中文系特有

风格：写作讲文面，作诗讲灵感，授课

讲教态，研究讲求证……我们在这里

更学会了如何做人，懂得了怎样在这

个世界上安身立命。

清代诗人罗振玉在《鸣沙石室佚

书·太公家教》中言：“弟子事师，敬同于

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足见师恩之重。如今沐浴

恩师泽光的我辈后学，唯有不忘师之大

恩大德，方得始终。正是：“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守望在同学的情谊里

1980年那个夏秋之交，我们，来

自黑吉辽蒙三省一区的183名新生，

走进了东北师大中文系，从此，成为一

生一世的同学；从此，四年1460个日

夜，同吃同住同学习，朝夕相处，甘苦

与共，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同

在此屋檐，修得千年。来来去去总归

缘。呼弟唤兄心里暖，情谊无言。风

雨也同船，何语艰难，酒与汗水共杯

干。苦辣酸甜皆故事，梦里家园。”这

是1984年毕业前我填的一首《浪淘

沙》词，虽很浅陋，却是我对大学同学

和大学生活情感的真情表露。

1984年 7月，夏风温柔，夏雨淅

沥，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挥别校园，

各奔天涯。从此，180多名同学像180

多颗流星，散落在茫茫的五湖四海。

“夕夕旦旦，执执着着，忙忙匆匆茫

茫。四载白驹过隙，怎堪思量？当年

相逢萍水，悔如今，蹉跎时光。鼓角

响，更漏急，夜半打点行装。八尺热血

儿郎，但厮守，不愧兄弟一场。险远江

湖，冷酒可温情肠？东门折柳，却无

言，泪流千行。且还语，苟富贵，如何

相忘。”也许，这首《声声慢》更能代表

我当年毕业时的真实感受。

揖别四十年，一吟双泪流。作别

校园后，我们恋爱、结婚、生育，完成了

一个个人生的规定动作；步入社会后，

我们入职、守业、修身，答完了一张张

立世的必答试卷。四十年漫漫长路，

一路走来，我们，依循东师精神，谨遵

母校校训，温不增华，寒不改叶，用行

动实践着仰不愧天，俯不愧地的人生

信条。

星移斗转，世事漫漶，在那些分离

的日子里，我的大学同学们，不管飞得

多远，飞得多高，总是能透过邃远的时

空，彼此深情守望。

1985年，毕业后的第一年，80·1

班留校的刘新风、李耀新、杜忠义提议

办一张班级学友联谊报。那年，在狭

窄闷热的寝室里，三个单身汉挑灯夜

战，搜集资料、撰写文稿、刻画蜡纸、油

印发寄，一张张散发着墨香的小报很

快飞到了全国各地同学的手中，给离

别后的同学带去了一阵阵惊喜，像一

把火点燃了同学内心的激情。就是这

张小报，一办就是 14年，出版了 12

期。她就像一条金色的纽带，把分散

各地的同学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此

后，我们又相继出版了《大学同学》《风

流1980》两部以东师中文80级同学毕

业前后学习、生活、工作为主要内容的

出版物，被定义为“一群八十年代大学

生的生存实录”。

就是在这份情谊的守望下，四十

年间，不管天涯海角，山高路遥，同学

间的聚会从未间断。找点空闲，找点

时间，带上笑容，带上祝愿，奔赴母校，

回“家”看看。五年一小聚，十年一大

聚，似成制度性设计而被大家自觉遵

守。

近年，随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同学

们大都开启了退休生活模式。夕阳西

下，倦鸟归巢。抱团养老，抱团取乐，

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互相关怀，互相

陪伴，正在被我们躬行享用着。

静湖扬波，柳园飘絮，“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啊，东师母校，四十年前

的七月，我们从这里走出，今年的七

月，我们将回到你的身边。树高千尺，

叶落归根。我们，离家已久的游子就

要回来了，让我再一次看看你，看看你

那美丽的容颜！

母校母校，，依依的深情依依的深情
□朱晓东

吉林漫长的冬季是一个冰雕玉

砌的世界。若问，这个冰雪世界有

哪些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人们的回

答一定因人而异，多种多样。如果

有人问我，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沿江的雪柳，雪原上的落日和日出，

高山顶上的森林冰挂。这三种景色

是上天对吉林山水的钟情赐予，是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是吉林之

冬悬于高天大地之间的三幅最美丽

最独绝的自然风景画。

当然，这感受是与我的经历分

不开的。

一

多年前那个冬天，我第一次出

门远行，从长白山下来到松花江边

古城吉林市。走在松江中路上，古

老教堂的尖顶，浩荡的江波，一丛丛

银白的雪柳（现在叫雾凇），漫漫升腾

的江雾，江面上漂游的水鸟，是我永

远也忘不掉的回忆。我写信给中学

好友徐君，他也来到吉林市，我领他

看了沿江雪柳，令他一路啧啧称奇。

第二天起大早，送他上火车站，我们

穿行在江边柳毛子丛中，满眼都是绒

嘟噜的树挂，更让他赞叹不已。

一踏上松江大桥，阵阵江雾就

迎面扑来，有如置身仙境。豁然

间，东方烟雾迷离处映出一派红

光，我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向龙

潭山方向引颈眺望。只见一轮朝

阳，红红的，大大的，圆圆的，浮在

水面上，一江红光瑟瑟颤动，两岸

无边雪柳也染上了朝晖，幻作金亮

的粉红，那真是一轴空灵冷艳绝妙

的山水长卷啊！不久，接徐君来

信，抄录他一首小诗《咏江城雪

柳》，后两句是：“昔将梨花譬为雪，

我见粉蝶栖满树。”

许多年过去了，吉林雾凇也早

已成为我国四大自然景观之一，但

早年那个冬日清晨，团团雾凇映着

朝阳让我心灵震撼的日子，还有朋

友澎湃的诗情和新巧的比喻，让我

记忆到如今。

二

不仅如此。北方雪国平原上的

落日，也总是让我倾心神往。

那年春节过后，我在哈尔滨看

冰灯，乘火车返回吉林的途中，那白

茫茫冰雪覆盖的平原，平原上的落

日，北方冬天迷人的黄昏，一下子就

刻在我脑子里，终生难忘。

那是农历正月十四，天色向

晚。看书累了，我把目光投向车

窗，外面的景色立刻吸引了我。白

雪接着蓝天，蓝天挂着太阳，四点

刚过，太阳已经下垂，但仍闪着刺

眼的光，看去是一个黄色的火团。

我想起普希金的诗：严寒和太阳，

多么美好的日子……

又一个小小的村落！家家都升

起了炊烟。远方雪野中，隐约出现

黑色烟雾似的林子，时现时无，就像

小时在童话里看过的……

傍晚16点15分，太阳就要沉下

去了，地平线上漾起一层厚厚的烟

霭。此时的太阳，又红又圆，发出的

光是微弱的，我可以凝视。这可爱

的圆球冉冉下落，她四周的云霞是

灰紫色的……

16时50分，太阳只剩下一痕半

圆的红色。又过了几分钟，她变成

了一个小小的亮点。转眼间（的确

是转眼之间），这小小的亮点也消失

了。天空是一片蔚蓝色的明亮，好

像刚刚用大地上的白雪擦过了一

样，新鲜、透明、宁静、高远。

雪原上的落日有多美！

夜间行车，路过村镇，又见到关

东农户特有的风俗：家家庭院里高

高木杆上挑起一个个红红的灯笼，

分外耀眼，好像被拴住了的雪原落

日。火车停在一个小镇上，几排亮

堂堂的大窗前，一串串闪光炮、一束

束焰火升向夜空，伴着孩子们的欢

叫声，还有扭大秧歌的唢呐声和嗵

嗵的鼓声，这是交响着的落日的余

晖……

北国雪原上的落日和黄昏，犹如

我故乡人的情怀，粗犷而厚重，热烈

而朴实，这一切是如此和谐！

三

我心中珍藏的第三幅画面，是高

山上气势非凡的森林冰挂。在吉林

市，看雾凇容易，看冰挂很难，必须要

有多种自然条件的巧合才能形成树上

的冰挂。无边的森林冰挂，更是难得

一见的风景。此生有幸，我是在一次

十分偶然的机会，与之蓦然相遇的。

有一年春节前夕，我们乘弟弟

的小汽车到延边去。近午，来到老

爷岭境内，这是沿途最高的山，山

路崎岖。弟弟突然下命令似的大

喊一句：“就是为了看风景，来吧！”

于是，我们的车吼叫着爬上又一个

陡坡的时候，突然，一幅奇丽的冰

雪山林图出现在眼前，把我们全都

惊呆了——

湛蓝湛蓝的天幕上，衬出一个

披雪的高峰。在高峰与蓝天之间，

沿着山脊，坚硬的冰衣包裹着连绵

的树挂，蜿蜒起伏，给雪峰镶上了一

道明亮的银边，皎白剔透，直插碧

霄。如同遥远的天边涌来万顷波

涛，戛然定格在高山之巅。无数林

木穿着冰雪的外衣在曲折的峰顶和

山腰凝固了，巍巍然，烁烁然。并且

浪涛的余波顺山势而下，一直颤动

到山路边——那就是缠绕在雪峰腰

际的层层叠叠冰挂的森林，森林的

冰挂……

仰望高峰冰雪山林奇景，我们

惊异不已。一些含义相反的概念却

在这里统一到了同一幅画面上——

明丽而沉郁，奇拔而纤巧，冷隽而热

烈。面对震动心灵的美，除了虔诚

静默，顶礼膜拜，还能有什么表示

呢？说银装素裹，说冰清玉洁，都嫌

不妥。在我的感觉里，它们像水晶

一样，都是透明的：透明的山峰，透

明的森林，透明的蓝天。在故乡纤

尘不染的透明的冰雪世界里，连我

的心也照得透明了。

心里珍藏着这三幅画面，我相

信我就拥有了故乡，也读懂了故乡

的冬天和她的冰雪文化。确实，冰

雪吉林，美丽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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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熟人见面总会拜个晚
年，且曰：只要没过二月二，拜年就
不算晚。二月二，也叫龙抬头日，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有些地域
也称二月二为踏青节、农事节、春
龙节……“龙”在这里指的是二十
八宿中的东方苍龙七宿星象。每
到早春初始，“龙角星”从东方地平
线升起，故称“龙抬头”。人们对龙
的崇拜，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希望龙神赐福平安，驱凶纳吉。

儿时我就发现，过二月二要
比端午节和中秋节还隆重，表现
在相关的仪式繁多，一家人几乎
都有要做的事宜。早上太阳还未
出，家家就到井台打水，路上桶里
溢出的水迹一直到家中水缸旁，
寓意着水缸和龙泉相通了，一年
都不会缺水。也有人把草木灰或
谷糠从井边一路撒到水缸边，以
求风调雨顺。

“二月二，敲房梁，蜘蛛蜈蚣无
处藏。”此间正值惊蛰前后，万物复
苏，百虫还阳。为此，人们期盼龙能
驱除害虫，护佑生活安宁。记得那
年二月二的早上，奶奶将一节秫秸

扒下一条皮，三两下就编成一只简
易的小鸟，再把小鸟的爪子固定在炕
席缝里，意味着虫子见到小鸟就会吓
跑。看着有趣，我便模仿着编了七八
只，并别在炕的各处，让栩栩如生的
鸟儿成为我家的守护神。这时，姐姐
在窗外拿着烧火棍子一下下敲打着
房梁头，嘴里念念有词，我凑过去听，
原来就是前边写下的那句童谣。

“二月二，啃猪爪，爹吃一个妈
吃俩，剩下一个给老傻。”“二月二，

啃猪脑瓜盖儿，考试不能打零蛋
儿。”这些童谣我仍记忆犹新。每到
这天，父亲都会在院子里燃起一堆
木柈子火，燎烤着猪头猪爪。那猪
头要翻过来调过去仔细地烤，才能
把褶皱处烤干净。待烤到焦嫩暗黄
时，院子里便飘满了肉香……

“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
神头。”民间流传正月不剃头的说
法。从过年开始，人们需等待30多
天，只为二月二剃龙头。剃了龙头
不仅会令人神清气爽，也预示着除
旧迎新走好运。在我的家乡，二月
二还盛行吃面条，叫“龙须面”；如果
吃烙饼，叫龙鳞；若包饺子，则叫龙
牙……总之都与龙有关。这一天在
民间当然也有忌讳，那就是不能做
针线活儿，怕伤到龙的眼睛。

“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
耕牛。”相对于盼年，二月二留给人
们的则是不舍。年过了，节过了，吃
完了二月二的猪头肉，此时阳气回
升，大地解冻，南方春耕将始，骡马
老牛也该上套干活了。

一年之计在春首，2024年是龙
年，二月二似乎又多了一层吉祥之
意。人们虔诚地敬龙祈雨，愿老天保
佑五谷丰登，实现“大仓满，小仓流”
的夙愿，更希望家业平安和顺，孩子
成凤成龙。此时的田野，地气飘袅，
人欢马跃，人们播种着生活，播种着
岁月，播种着新一年的梦想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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